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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子手整夜抓捕 收虫客重金购买
宁阳进入“蟋蟀季”，“小蛐蛐”成致富大产业

文/片
记者 张泽文 王坤 郭健

“撬子手”深夜穿梭玉米地
虽辛苦但收入可观

8月28日，一场秋雨过后，宁
阳县乡饮乡“撬子手”的“明星团
队”一行七人驱车来到一片百余
亩的玉米地寻虫。穿上雨靴，戴上
矿灯，挎上腰包，带好家伙什儿，
七人分散开来，消失在一望无际
的玉米地里。

“捉蛐蛐就是找‘大老板’的
过程，人人都想碰到大的，能卖个
好价钱，但是‘大老板’毕竟还是
少数，还是‘普通人’多。”周广清
今年56岁，平日里他与老伴在家
里务农，两个女儿不在身边，每年

“虫季”周师傅都要昼伏夜出，忙
活一阵，“实在找不到的话，找个

‘小老板’也挺好”。
在比人高的玉米地里来回穿

梭，叶片刮得脸生疼。刚下了秋
雨，田地里也是松软泥泞，天气还
算凉爽。“有时候一晚上碰不到一
只好的蛐蛐，一般的也是几十块
钱。”周广清弓着腰在地头寻着，

“今年最贵的一只卖了一千块钱，
也是运气好了。就像钓鱼一样，出
门前你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钓到
大鱼，空手是常态。”周师傅心态
好，有耐心。他说这活就是磨性
子，性子急干不了。

夜晚的玉米地是各种蚊虫的
世界，别管天气多热，穿着长衫长
裤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头灯一方面让“撬子手”看清
了周边的环境，同时也将他们完
全暴露在蚊虫的攻击范围内。四
面八方的蚊虫冲着光源扑来，“撬
子手”身上每一寸裸露出来的肌
肤，甚至眼睛、耳孔、鼻孔都是它
们攻击的目标。“不能在身上抹风
油精，因为蟋蟀不喜欢那种味
道。”每年这个时节，李师傅总会
放下在城里干装修的工作回老家
捉虫。他说，此前老人因此没少生
了闷气，嫌他不务正业，后来看到
捉蟋蟀带来的可观收入，也就不
再说什么了。

上半夜靠踩下半夜靠听
出“大货”还得凭运气

“前半夜蟋蟀外出觅食，这
个时候是靠‘踩’的，多用脚踩
踩麦秸秆，它们就会蹦出来。”
大家显然已经完全摸清了蟋蟀
的习性。

“去年在这一块地里抓了几
只好虫，卖到上千元。”为了不损
坏庄稼，李师傅一边小心地用双
手扒着两边的玉米秆，一边用脚
踩踏着地上夏收后留下的麦秸
秆，眼睛直直盯着头灯照射出的
一小片光亮。

“你看这几只蟋蟀，一踩就从
麦秸秆下面蹦出来了。”李师傅熟
练地用扣网轻轻一扣，一只蟋蟀
就抓到了。“这只牙齿不行，有点
小，能卖个几十块钱吧。”李师傅
行云流水般将一支竹筒伸进扣
网，只需轻轻一抖，蟋蟀便乖乖进
去了，紧接着，竹筒口被塞上一团
棉花，“先抓一只吧，做到‘家中有
粮，心中不慌’”。

今年出“大货”的时间偏早，
接下来捕捉蟋蟀的过程并不顺
利。李师傅在玉米地里低头弯腰
走了两小时，也没有发现品相好
的蟋蟀。

一直寻虫到临近夜里11点，
“撬子手”们上半场的工作结束
了，大家从四面的玉米地集中在
一条乡间小路上休整。团队里的
苑文利抓了三四只“凑合能卖”的
蟋蟀，其他几人的成绩也一般，只
有周广清抓到一只品相还差不多
的蟋蟀。

“等着后半夜听声音，吃点东
西睡会儿吧。”大家将希望放在了
后半夜，他们说，“前半夜靠的是
运气，后半夜就得靠真本领了。”

只有充分了解蟋蟀习性的“撬子
手”才知道，好蟋蟀一般在凌晨2
点至4点鸣叫，声音洪亮厚重，方
圆2里都能听到。一般的蟋蟀则

“吱吱”叫，尖而亮。
凌晨2点半，几人醒来，四散

开，开始“听声音抓虫”。要在玉米
地里杂乱的虫鸣声中，听出好蟋
蟀的声音并辨别位置是需要技术
的，这本领并不是每个“撬子手”
都具备的。

也许是运气实在太差，大家
此番的收获都不大。因为宁阳县
乡饮乡的蟋蟀交易市场清晨5点
就开市了，他们在早上4点半结束
寻虫后，就匆匆赶往乡里的黑风
口蟋蟀交易市场。

小蟋蟀引来八方客
秋日清晨交易忙

天还没亮，位于乡饮乡驻地
的一个十字路口，路边摆放了近
百张小方桌，一眼望去连绵不绝。
各色遮阳棚下，坐着从全国各地
来收购蟋蟀的客商，蟋蟀的鸣叫
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磊子，你们‘明星团队’夜
里捕到好蛐蛐了吗？”在乡饮乡
黑风口蟋蟀交易市场，蟋蟀爱好
者孔令栋坐在小方桌后面，头戴
补光灯，手拿芡草，跟前来售虫
的村民们交流着，“这个蛐蛐个
头大、头也大、牙口不行，有点可
惜了。”在蟋蟀圈内，品相好的蟋
蟀一看个头，二看牙齿，收购商
一打眼就知道这只蟋蟀是不是
上品。

“乡饮乡黑风口是远近闻名
的蟋蟀交易市场，每年的立秋至
白露期间，全国各地的收虫人都
会到这里抢购乡饮蟋蟀。”宁阳县
乡饮乡政府工作人员介绍，立秋
过后，黑风口蟋蟀交易市场一天
比一天火，收虫人大多三三两两，
在镇上吃住。无论天气阴晴，清晨
5点他们都会坐在路边等着卖虫
的村民，验虫、收虫，过完一个月
的“虫季”。

“我每年都会到乡饮这边来
收蟋蟀，一呆就是四五十天。”来
自北京的刘先生介绍，他今年64
岁了，来乡饮乡黑风口蟋蟀交易
市场收虫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
乡饮乡这边的蟋蟀品相好、个大、
善斗，收到好的能卖个好价钱。

“每年的八九月份，近四十天
的时间，通过抓蟋蟀、卖蟋蟀，少
说能赚一两万，赶上运气好，抓到
几只品相好的蟋蟀，也能赚到十
来万。去年最贵的一只蟋蟀卖到
两万四，六七千的有五只，今年最
贵一只蟋蟀卖了4000元，粗算下
来每天能赚600多元。”在黑风口
蟋蟀交易市场，一位周姓村民介
绍，他今年56岁，从小跟着父辈晚
上抓蟋蟀，到现在抓了也有30多
年了。

据介绍，每年8月初，乡饮乡
都会涌入数万蟋蟀爱好者，他们
大多来自北京、天津、江浙等地，
目的都是为了收到最心仪的蟋
蟀。品相好的蟋蟀，经常能卖出几
万元的价格。

蟋蟀产业鼓了村民腰包
“新农人”搭上致富快车

“黑风口蟋蟀交易市场，旺季
客流量可达10万余人，成交额四
五百万，成为周边群众的重要收
入来源。”

宁阳县乡饮乡政府工作人员
介绍，围绕蟋蟀资源，衍生出的蟋
蟀经纪人、训练师等新型职业，成
为带动村民就业的“新引擎”，每
年带动群众人均增收6万余元。同
时，蟋蟀交易催生的旅游、餐饮等
产业也极大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

“在蟋蟀交易期，乡饮乡宾馆
住宿、农家乐都会出现入住爆满
的情况，为了不影响蟋蟀收购，许
多外来收购者就近选择县城或周
边地区宾馆入住。”

今年68岁的收购商邹先生来
自杭州，他每年都会来乡饮收购
蟋蟀。今年邹先生来到乡饮，选择
住在苑文清家中。苑文清家在乡
饮乡驻地，离黑风口蟋蟀交易市
场不远，每年乡里宾馆、农家乐满
员后，许多客商也会在附近农户
家住下。因此，苑文清每年能有
4000元的收入贴补家用。

在捉蟋蟀的旺季，从餐饮住
宿到收蟋蟀时用的摆桌都能带动
村民收入。“小院总共16个房间，
全部住满能住50人，每年捉蟋蟀
的这一个月，单住宿费收入就能
到两万多元。”一位农家乐老板算
了一笔账，加上餐饮大排档，都是
一笔可观的收入。

“全国各地那么多收蟋蟀的
客商过来，要在我们这里住40多
天，能收入十余万元。”宾馆老板
颜龙说。

蟋蟀文化给小镇背书
政府搭台为产业注入活力

“鸣不失时，是其信也；遇敌
必斗，是其勇也；……知耻辱也。”
乡饮乡副乡长温海清介绍，把乡
饮斗蟋蟀人格化，弘扬“信、义、
智、忠、知耻”理念，是乡饮蟋蟀文
化的主要内容。

为更好地保护虫源地，传承
蟋蟀文化，蟋蟀经纪人朱军引入
社会资本，流转了宁阳县泗店镇
千亩农田，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呼吁玩家把宁阳蟋蟀虫卵放归故
里，建立了绿色的野生蟋蟀繁殖
微生态系统，让本地良种蟋蟀得
以长久持续繁衍。

在朱军看来，得天独厚的自
然地理条件使宁阳的土地上孕育
出无数优秀的蟋蟀品种，但随着
大量农田药剂的使用以及人们的
过度捕捉，很多优秀品种变得越
来越少。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
一点绵薄之力，让优秀的蟋蟀品
种能有一个恢复缓冲，能够繁衍
下去。

跟朱军相仿，乡饮乡蟋蟀爱
好者孔令栋流转了村里十几亩
地发展“土地领养”，来自上海、
河南、江西等地的蟋蟀客商从孔
令栋这里“领养”一方专属土地，
委托孔令栋孵化、野化幼虫并进
行日常管理，客户可通过监控对
自己的领养地进行实时监测。等
到成虫后，客户通过自行捕捉或
委托捕捉的方式“认领”自己的

“蟋蟀大军”，这样就形成了“领
养—孵化—销售”绿色循环产业
链。

温海清介绍，蟋蟀交易高峰
期间，除直接从事蟋蟀捕捉的人
员外，一些长期从事蟋蟀研究的

“土专家”，凭借自身丰富的经验，
专门从事蟋蟀鉴别，并从中收取
服务费用，成为专业的蟋蟀“经纪
人”。据初步统计，该乡从事蟋蟀
捕捉的人员约有2万人，蟋蟀“经
纪人”有上百名，年人均收益3万
元左右。

据介绍，宁阳县将不断整合
各类市场资源，聚力打造规模
化、规范化、品牌化的蟋蟀市场，
以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蟋蟀产
业规模效应的释放，拓宽群众增
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
劲动能。

立秋之后，每当夜晚来临，泰安宁阳县的庄稼地里，就会看到
全副武装的捉虫人下地寻蟋蟀，在当地他们被称为“撬子手”。蟋蟀
俗称蛐蛐，特性是上半夜出洞寻食，后半夜洞中长鸣。鉴于此，“撬
子手”们上半夜蹚地埋头寻虫，后半夜便听声辨别品相好的蟋蟀。
直到凌晨5点，蟋蟀交易市场开市，大家带着各自寻来的威猛“战
将”去与全国各地的客商讨价还价。

“撬子手”在玉米地里穿梭搜寻蟋蟀。

在乡饮乡的黑风口蟋蟀交易市场，清晨就开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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